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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6 年中，儿子成绩异常
优秀，期期都是三好生、优秀学生
干部。考上省重点中学后，儿子
各科成绩在全年级数一数二。班
主任称赞他品学兼优，校长夸奖
他必成大业。

我总不以为然，对妻子说：
“儿子在学校劳动挥汗如雨，但回
家连扫把倒了也不愿扶一下。一
个12岁的娃娃，进初中还不到一
个月，就千方百计地与班主任混
熟了，为班主任干这事做那事，时
常汗流浃背。可天要下雨了，邻
居请他给同学顺便带一把伞，
他都不愿帮忙。‘德’的问题是
万丈高楼的根基，不能有半点
马虎啊！”

妻子一听这话不耐烦了：“金
无足赤，人无完人。儿子尽管看
起来有那么高，但毕竟还是一个
孩子。不帮忙拿伞这类小事，孩
子可能有他的想法，大人不必勉
为其难。话说回来，这么聪明的
孩子，我们不能压抑了他的天
性，绝不能让他吃我们小时候所
吃的苦。”

我告诉妻子：“孩子智商非常
高，培养好了可能成为了不起的
人，培养不好就可能危害社会。”
妻子一听这话就耍了横：“儿子要
回家，我给他饭吃。儿子要死在
路边，我就给他收尸。这个问题
不要你瞎操心，好在还不是前娘
后母养的，真是的……”每次儿子
做了错事，妻子总要竭力庇护。

新春佳节，几位同乡给我送
了一点名茶。这天晚上，儿子问
我：“这么好的茶叶好在哪里？”我
以为儿子是求知好学，就给他讲
了鉴赏茶叶的知识。但待我入睡
后，儿子悄悄把茶叶分了3份，次
日分别给了主科老师、副科老师
和班主任。

一天，儿子班主任眉飞色舞
地向我夸奖儿子。我听后表面言
好，心里却暗暗叫苦。回家后，我
气不打一处来，要找儿子说“聊
斋”。妻子却说：“现在这个社会，
孩子成熟哪点不好？你要治罪就
先治我吧！”

自从妻子将儿子带着出入花
花绿绿的 K 歌厅、酒席、麻将室
起，儿子就学会了待人之“道”。
农村老家来了亲戚，儿子准会盯
着其换拖鞋，还不忘嘱咐一句：注
意卫生，莫把地板弄脏了……我
教儿子一定要注意礼节，妻子却
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你那老爸的
脚，人离去几天后还那么臭，孩子
讲卫生有罪吗？”

家里来了科任老师、副科任
老师和主任，儿子会敬上不同等
次的香烟，并巧言巧语说这个叔
叔英俊潇洒、那个阿姨窈窕漂亮，
惹得来客笑得前仰后合。我批
评儿子说，小孩子花言巧语不
好。妻子当着儿子的面给我顶
了回去：“你清高得像厕所里的
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仍然是
个小职员。”

快到期末了，儿子想去掉学
生会副主席的“副”字。一天晚
上，他在家邀学校的几个“铁兄
妹”，筹划为学生会换届选主席的
事拉选票。儿子脸上堆满了笑
容，一手拿鸡腿，一手端酒杯说：

“感谢大家抬举，事成后我定会重
谢大家。来，为我们的成功干杯！”

见此情景，我心里像打翻了
五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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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于志工
作的城市比往年冷得
多。于志的爹不怕冷，
在数九前一天，赶到于
志所在城市的家里。

于志来自农村，大
学毕业后在城市站住了
脚，与城市日渐亲密。
慢慢的，家乡仅存于记
忆中，但他爹头发全白
与风湿病越来越严重却
很真实。

于志的爹头一次在
城里过夜，只睡着了半
夜。于志早上6点起床，
见爹早已穿戴整齐，只
等他送去看病。

出门时，于志的爹
手上提一个布袋子，布
袋子很旧，是于志当年
在镇上读中学装米面的
包。于志想接过爹的
包，爹却下意识地躲开，
于志愣了一下，还是将
包拿了过来。于志笑
笑：“爹，包里是啥子东
西，不轻呀！”

于 志 的 爹 没 接 话
茬 ，只 伸 伸 手 想 把 包

“夺”回来。于志侧身避
挡一下，没给。心想，出
门本该轻装简从，但想
起前次见爹还是两年
前，也就不好多言。其
实，于志的爹想自己提
包，不愿惹儿子抱怨。
天下不少老人对子女多
多少少有点莫名其妙的
惧怕，这也是两代人无
把握处好的缘故吧。

医院永远是人挤人
的场所，幸好提前挂了
号，是专家号。专家初
诊后，开了好几张检查
单，于志就带着他爹楼
上楼下抽血、拍片子这
检查那检查，其间不停
地 为 爹 脱 穿 大 衣 ，一
手 捏 着 各 色 单 据 ，一
手提着爹的那个包，此
刻真还觉得这个包是一
个负担。

忙到正午，终于完
成所有检査项目，于志
松了口气，打算带爹出
去吃午饭，哪想他爹忽
然拉住于志说：“就在这
吃吧，一会儿好早点拿
结果。”

“这？”于志扫一眼
嘈杂的门诊大厅，不仅
人多，寒风在大厅里肆
意狂窜，好人也会冻成
病人。于志对爹说：“医
院到下午两点才上班，
出去吃饭的时间完全
有。”于志的爹原地不
动，低声说了一句：“志
娃，我带了吃的。”于志
顺着爹的目光看过去，
一下子明白了包里装的
是什么。

于志以为爹是节俭
惯了，便劝他说：“我们
找个就近的快餐店，方
便实惠，吃点热乎的。”
于志不忍心让他爹有顿
没顿地吃粗粮馒头。

于志半推半哄地把
爹引进一家中档快餐

店，要他爹对着菜谱图
片随便点菜。他爹却推
过菜谱：“你点你吃的。”
说完，不声不响地打开
那个包，啃起了荞面馒
头，馒头是他从老家带
来的。

于志见爹不仅不配
合点菜，还在大庭广众
下啃馒头，一口一口喝
早上从家里带来的开
水，不禁脸红了：“你能
不能不吃那东西？”问话
声不低，他想用一声质
问阻止爹的举动。

于志的爹感到一股
冷气自脚底透上脑门，
儿子显然不高兴了，要
不然的话，他不会拿那
么高的嗓门与自己说
话。于志的爹血糖值居
高不下，县上的医生建
议他平时多吃粗粮食
物，于是他就学会了做
粗粮馒头。

儿子的吼声，如一
根锥子扎在他心尖上。
志娃的妈走得早，从小
就爱吼着要妈，儿子吼
叫惯了，他也听惯了，但
他从不在儿子面前大声
恶气地说话。想到这
些，爹的眼泪水开始在
眼眶边打转儿。

于 志 仿 佛 忍 耐 不
住，再次开口：“馒头能
当饭吃么？你就不怕人
家笑话我么？”

可能是于志不自觉
地提高了音量，于志的
爹右手捏一块馒头愣愣
地僵在空中，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看起来就
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瞬间，泪水没关住，越过
眼眶向外泄了出来。他
讪讪地放下馒头说：“我
吃两个少两个，喝些水，
下午回家的路上，你手
上不是就可以轻松一点
儿吗？”

“ 你 吃 吧 ，吃 吧
……可别哭呀！”于志
气极了。

于志话毕，于志的
爹“哇”地哭出声来，忙
用馒头塞住嘴，但呜咽
声却向四处散落，吸引
多双眼睛朝这边扫来。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来到于志身边，小声地
对于志说：“叔叔，我奶
奶腿不方便，她要我过
来对你说，你不要大声
对你养父说话。”

于志摇摇头说：“他
不是我的养父！”

两分钟后，男孩再
次从奶奶吃饭的位置跑
过来：“奶奶说，你也不
该对你叔叔大声说话。”

于志再次摇摇头：
“他也不是我的叔叔！”

男 孩 第 三 次 跑 过
来：“奶奶说，你不该对
老人大声说话。”

养 父 ？ 叔 叔 ？ 老
人？于志呆在那里，为
什么你们就不认为他是
我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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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子王的岳母去世了，按老婆的意思，
要把岳父接过来生活。壳子王虽然老大不
愿意，但妻命难违，只得硬着头皮将老婆的
意思转达给岳父，没想到岳父将头摇得像拨
浪鼓，说啥也不同意。

老婆来做父亲的工作，父亲数落她：“我
肯定不会住你们家。小王的父母都健在，又
生活在农村，条件那么差，你们反倒不接来
住。我本来就住在城里，与你们相隔一站路，
即便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干么非
得要住到一起？你就不怕小王的父母多心？”

老婆于是抱怨壳子王的父母不好，害得
老爸一个人过日子。壳子王听不惯老婆的
唠叨，取笑说：“要不给你找个后妈，你老爸
就不孤单了。”

壳子王越想越得意，没想老婆一把拧住
他的耳朵：“就你会出馊主意！你今天要是
不想出个万全之策来，我跟你没完。”

壳子王苦着脸说：“要不就找个保姆
吧？”老婆摇摇头：“不好。”

壳子王又说：“要不就将另一间屋子租
出去吧？反正是两室两厅，老爸住一间，另
一间卧室也只能空着。若租给别人，房子里
有两个人住，也好有个照应。”

老婆想了想说：“也只好如此，只是不能
把房子租给不三不四的人。”

壳子王跑去同岳父商量，这次岳父同意
了。壳子王到房介所去登记，还再三吩咐房
介所，一定要看清楚租房的人，不是老实人
就不要介绍。

老婆还是不放心，不时催壳子王去看
看，以免父亲吃亏。这天，壳子王来到岳父
家里，见门开着，里面传出吵架声。他连忙
冲进去，看到一个陌生女子正对岳父横眉竖
眼。岳父看到了壳子王，说：“都是你干的好
事！你租房就租房，干嘛不把条件写清楚？
人家骂我老不正经。”

原来，壳子王在房介所登记时写的是
“出租一间20平方米的屋子”。人家以为是
单间，便找来了，没想只能租套间中的一间，
而另外的房间还住着一个老男人。她便数
落壳子王的岳父不正经。

壳子王见岳父怪罪，顿时急了，对那女
子毫不客气地说：“亏你还读过书，难道连

‘七十而不逾矩’都不懂么？我岳父都已70
多岁了，还有什么歪念头？我是觉得他一个
人孤单，才想着帮他租一间屋子出去，也好
让他有个伴，没事可以同人聊聊天。要不租
金能这么便宜？你即便不租也不能这样编排
人家呀！再说，租房寻伴儿也并没要求对方就
一定得是女的，你只不过碰巧找上门来了。”

那女子给壳子王一顿抢白，也觉得他说
的话有道理，见老头犹自愤愤不已，连忙化
干戈为玉帛，赶紧上前赔礼道歉。老人缓和
脸色说：“我看你也知书达理，你若觉得可以
住，那就租吧。若是换了不正经的女子，我
还不肯租呢。”

那女子觉得房子条件合适，便真租了下
来。壳子王没想到自己急中生智，居然化险
为夷，成就了好事，心头暗暗得意，回去给老
婆说，老婆也忍俊不禁。

第二天，壳子王看到报纸头版登了新
闻，写的正是壳子王帮岳父租房这事，只是
具体情况有些不符，人家也没直接写他和岳
父的名字，而是一律改称王某或杨某。

新闻大意说，现在城里人都忙于工作，又
不在父母身边，于是将父母的多余房间租给
他人，这样既可综合利用房屋资源，又解决了
父母的孤单问题，可谓一举两得。报社发这稿
时，领导在发稿单上批示说“这事值得推广”。

壳子王看了作者名字，正是昨天租房子
的那个女子，人家原来是见习记者。心想，她
这是明察暗访啊，想不到我也沾了岳父的光，
居然成了新闻人物。可惜报上的照片是后来
拍的，只有岳父和那见习记者站在一块儿。
我昨天要是一直坚守，没准尊容也会上报。

他拨通了岳父的电话，岳父乐呵呵地
说：“租了，你不是看到我们签的合同吗？
我现在已经成了名人，你看报上的相片照
得像不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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